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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草木春秋

􀳁人间小景

王鸿达，笔名洪荒，国家一级作家，中
国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
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
小说集七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文。

􀳁世情􀳁王鸿达专栏·白山黑水

八面群英聚古城，筹谋共惠赴新程。
生财有道神州畅，诚信为基世界名。

笔蘸皖江书巨卷，梦萦龙岭创繁荣。
春登宝塔襟怀阔，料得金秋喜赋声。

贺安庆宜商总会成立
张金锐

肇州县为“三肇”之首，先有肇州
县，后有肇东县、肇源县，从历史上看
肇州有八百八十多年的历史，这样一个
年岁，在我走过的南方一些古县城中，
早可以以祖师爷的辈分自居了，可在东
北这疙瘩还不行，这就像北方的人一
样，善迁徙而居，迁来迁去就把自己的
名分迁没了。

史料记载，金太祖阿骨打在出河店
（今肇源境内） 大败辽兵，奠基金朝天
下，“肇基王绩于此”，公元 1138 年建
州，始有肇州之称。清光绪三十一年开
禁蒙荒，理刑主事庆山勘定安字十二井
中心 （今肇州镇） 作为肇州城基地，设
直隶厅辖三肇，可后来同知沈崇绶并没
有相中“老街基”，而是相中了骆驼脖
子 （今肇源镇），这儿靠近松花江，交
通便利，就把驻地设在了肇源镇。十二
井只留下了老街基，今肇州境内的二井
子，大同境内的八井子都是这么由来
的。民国初年中俄铁路开通，沿铁路两
旁的荒段划出肇东县来管辖。肇州县一
县变两县。

人 算 不 如 天 算 ， 伪 满 康 德 元 年
（1934），松花江发大水，伪县公署因洪
水冲没，不得不迁到老街基来了。洪水
退后，今肇源境内划郭尔罗后旗所属，
旗治所设在肇源镇，后旗改县形成如今
的“三肇”之格局。一县变三县，而三
县都由肇州的老街基奠基演变而来。这
除了当年那个戴红顶翅的理刑主事庆山
眼光不差外，也说明不靠中东铁路不靠
松花江嫩江的肇州的确是块风水宝地。

在我没来县里深入生活之前，还真
不知道大庆的源头也是从肇州开始的。
1960年以前，大同镇也归肇州管。1959
年，大同境内打出了松基三井，也就是
说大庆的第一口油井是从肇州地界打出
的。这一喜讯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
当时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给大同镇起
名大庆，后来就把大同划归了安达。

老街基诞生了三个县和一个大庆
市，这块城基地打得好。大庆的第一口
油井在这里打出，大庆油田的最后一个
采油厂 （采油十厂） 也在这里的朝阳沟
乡落户，可见这里的确是块风水宝地。

而这个县却像老黄牛一样并不张扬，一
直默默地为国家奉献着粮食和石油，甚
至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

2012年春夏之交，我到肇州县定点
深入生活，就住在县里新建不久的老街
基公园旁边的县业余体校楼内。这个公
园坐落在县城东南郊，公园北侧就是县
城烈士陵园。

来县里之前，我曾听说抗联十二支
队1940年曾在肇州活动过，还有龙江工
委也在肇州活动过，可我没有想到县里
的烈士陵园建得那么早，有那么多抗战
时期、剿匪时期、抗美援朝时期牺牲的
烈士安葬在这里。那天早上，县文体局
副局长杨大春陪我一起走进烈士陵园，
他边走边向我介绍……穿过一排排顶天
立地的钻天白杨，先来到陵园西侧的两
座纪念碑前，一座是抗日烈士纪念碑，
一座是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两座碑都
立于1952年 10月 1日。我听省里作家王
左泓说过，他父亲曾在肇州县当过副县
长，抗美援朝时带着肇州县青壮年组成
的担架大队去过朝鲜战场，并担任担架
大队大队长。想想看，当时对于刚刚获
得翻身解放开始过好日子的肇州父老乡
亲来说，这是多么不容易的壮举呵！

我们又缓步来到陵园东侧，又一座
高高耸立的白色纪念塔映入眼帘。这座
塔落成的日期是“民国”三十六年七月
七日，塔碑正面，是当时嫩江省主席于
毅夫为肇州事变殉难六烈士、肇州历次
剿匪牺牲的诸烈士题写的“革命烈士纪
念碑”几个醒目的黑体字，背面的碑文
为当时哈西地委书记王建中撰写。县里
妇幼皆知的“六烈士墓”就在塔的背
面，六座白色的长圆形墓，从左至右分
别是李祝三 （时任哈西地委组织部部
长）、刘德明 （时任肇源县委书记）、韩
清华（时任肇州县委书记）、岳之平（时
任肇州县长）、邓国志（时任县组织部部
长）、王耀先 （时任县民运副部长）。他
们都牺牲于光复时期留任伪县长蓬世隆
投靠国民党的叛变，1946年 1月 30日夜
里，蓬世隆带人押着这六位志士仓皇向
大同方向出逃，途中在邹万灵屯 （现肇
州县永乐镇六烈士村） 残忍地将他们杀
害。其中刘德明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烈士陵园里还有一座圆形的白色水
泥的大坟墓，那是抗战时期牺牲的李学
明、艾青山、任殿英等三十二位烈士的
集体坟茔，据说枪杀他们时就在县城南
门外的南沟子，也就是后来县里人叫的
青马湖。

后来我在肇州采访的日子里，从街
上走过，不经意间会看到县城的一些主
要街道都是由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深绿
色的街道标牌上写着：祝三街、得明
街、清华街、之平街、国志街、耀先街
……不管年代多么久远，走在这样的街
道上，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么？

老街基公园里一早一晚散步健身的
人熙熙攘攘，徜徉在休闲的人群中，常
常让我想到县里把老街基公园建在这里
的寓意，昨天和今天相隔真不太远，享
受幸福生活的人们，不应该忘记这幸福
生活的源头。

肇州笔记

家里有辆老自行车，在我上小学时
买的。原先是供母亲上下班，等我长大
它便多了份职责——接送我上下学，自
行车后座就此成为我的专属。

自行车后座坚硬的钢条常常硌得我
难受，母亲见状量好尺寸，裁下海绵垫
子，找来细绳，把它结结实实地扎在后
座上。经母亲细心打理，后座铺满温暖
与柔软，等我再坐上去时，仿佛陷进了
云里。

起初，我上车需要费点功夫，坐姿
中规中矩，我依偎在母亲宽厚的背上，
牢牢地抱紧她，就像抱紧我世界里的全
部。稍大一点，我熟练、大胆了，再上
车时只需让母亲放慢车速，我跟着小跑
几步，轻轻一跳，斜坐在后座上。为了
消遣时光，我顺手拿一本课外书在路上
闲读，或是背几个英语单词和古诗，自
顾自地在后座扭来扭去，殊不知这是危
险动作。有一次得意忘形，脚不慎被卷
入车轮中，幸而车速不快，并没酿成什
么大祸，尽管挨了母亲一顿批评，我心
里也是暖乎乎的。

我一直想为母亲做些什么，终于在
雨天找到了机会。母亲无暇避雨，我在
后座为她撑起一把小伞。细雨从四面八
方侵袭着我，冷风灌进我的袖口，但我

浑然不觉。到家后，母亲心疼地擦拭着
我身上的雨水，我听着母亲的嗔怪，却
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

上初中后，我独自上下学，自行车
慢慢淡出我的视野，那些美好记忆也渐
行渐远。后来，我在外地求学，与自行
车见面的次数更少了。不知何时，我仔
细端详着那辆记忆中高大而威武的自行
车，她已不复从前模样，如同两鬓悄然
布满白发的母亲。我长大了，她变老了。

前些日子，我与母亲一同去商场买
衣服。母亲骑车，我在后面慢跑。经过
一条长长的步行街，母亲怕我累着，招
呼我坐上来。我坐在后座上搂着母亲的
腰，一瞬间有些恍惚，时间好似停止流
逝，好似我这一生从未下过车。

我们朝着落日的方向行进，斜阳
为母亲镀上一层金红色的光辉，母亲
有些伛偻，她略显吃力地蹬着车子，
泛白的发丝迎着微风轻轻跳跃，刺酸
了我的双眼。

我跳下车，执意要载母亲一段路
程，母亲拗不过我，小心翼翼地坐上后
座。母亲搂住我的腰，同我叙说着家长
里短，我静静地听着，就像多年前的傍
晚，母亲听着后座的小人儿叽叽喳喳地
分享趣事，笑而不语。

自行车后座的温暖
郭媛媛

葛，乡人称之为葛藤。村边
地头，荒山野外，十分常见。虽
然普遍，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
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它是豆科葛属植物，粗壮藤
本，在荒山荒地它可以沿地面匍
匐前进，在森林之中它则依附高
大的乔木向空中生长，长度可达
几十米。葛藤全身上下生长黄色
长硬毛，茎基部木质，地下有
粗壮的块状根。羽状复叶具三
片小叶，大小如同成人巴掌，
每片小叶三裂，偶尔也有不裂
的。无数紫色的花朵组成总状
花序连成长串，密集的花序在九
十月的山间非常显眼，吸引蜂蝶
飞舞。果期十一至十二月，荚果
长椭圆形，长两至三寸，扁平的
果荚上长满褐色长硬毛，微风吹
拂，金光闪烁。

葛藤产于我国南北各地，除
新疆、青海及西藏外，分布几遍
全国，它对土壤及气候要求不
严，在疏松肥沃土壤及雨量充沛
地区生长更加旺盛。

与大豆等豆科植物不同，葛
藤地下有粗壮的块状根，而且随
着年龄增长逐渐增粗增大，可扎
入地下几米深。块状根中含有丰
富的淀粉，可以食用。因此，块
状根成为人类早期最好的食物之
一，在灾荒年代曾救过许多人的
生命。现在，广大植物研究者及
农村种植户从葛藤中成功选育了
一些优良食用葛藤 （粉葛） 品
种，因葛粉产量非常高，已大面
积推广。其开发的葛粉产品也成
为药食两用的生态食品，在市场
上深受消费者欢迎。

除食用外，葛根还可供药
用，有解表退热、生津止渴、止
泻的功能，并能改善高血压病人
的项强、头晕、头痛、耳鸣等症
状。在汉代，就有解表方，名为

“葛根汤”，张仲景的名著《伤寒
论》中即已收录。李时珍还记录
葛藤花入药，是解酒醉的名药。
近年研究发现，葛根中含有的丰
富的异黄酮、葛根素、大豆苷元
等成分，有调节内分泌及双向调
节体内雌激素的功能。另外，葛
根内含的总黄酮可以使大脑冠状
血管血流量增加，因此有抗衰老
之功效。内火旺盛者，用开水冲
泡一碗葛粉糊吃下，有立竿见影
的降火功效。

小时候和大人上山砍柴，往
往丢三落四，甚至忘记带捆柴的
绳子，这时大人们会不慌不忙砍
来葛藤当绳子，方便而实用，而
且非常结实。葛藤茎皮纤维具有
极强的抗拉力和韧性，在古代一
直供织布和造纸用，古代葛衣、
葛巾均为平民服饰，葛纸、葛绳
应用亦久。

葛藤在荒山荒地可以沿地面
攀缘前进，接触土壤后会在茎节
处长出根系来，根系一旦扎入地
下，就会成为一株新的植株，强
大的根系会固定土壤，防止水土
流失。蔓叶繁茂，藤条重叠，交
错穿插，能形成厚达一米以上的
活地被物，因此，葛藤是一种良
好的水土保持植物，在荒山荒地
绿化及山区边坡治理中应用广
泛。凡事有利也有弊，在森林中
它缠绕高大的乔木向空中旺盛生
长，有时茂密的枝叶会遮挡整个
乔木的树冠，使树冠得不到阳光
而枯死。因此，在用材林或防护
林培育中我们会将葛藤清除，以
免影响乔木树种的生长。

中国有关葛文化的记载至少
有2500年。《诗经·周南》：“葛之
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
《神农本草经》 记载了 365 种药
物，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药成
果，把葛列为中品。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今天，广大林业工作者及种植户
一定会深度开发葛藤的价值，让
它造福千家万户。

葛 藤
王学胜

我们一家人租住在小镇上。说是一家人，其实只有
我跟母亲，父亲在很多年前就去了外地，母亲在小镇上
的茶叶站里做砖茶。

茶叶站在小镇的末端，我们租住的房子在小镇顶
端，那时我还不到十岁，我放学母亲还没下班。母亲忙时
常常中午一两点下班。我放学后要自己做饭，早晨母亲
把买菜的钱放在一个小茶几上，我中午放学后，就拿了
钱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后，先把米淘好，再把菜洗干净，
就开始做饭。

我们租住的房子像一根肠子，一直通向小镇后面的
小河。河岸上有一条不太宽的石板路，房子后面有一个
小院，院子四周是用小石片垒起来的，不过有一小角石
片坍塌了。我最喜欢的是河岸上的柳树，夏天我坐在树
荫下的一块石头上，看着河对岸的人家，先是屋顶上升
起袅袅白烟，然后看见门口的一张小桌子边坐了几个人
吃饭，再看到有人下了河边的石阶，去河里洗东西，微风
从河面上吹过来，撩拨得柳枝轻轻晃动。这时母亲要眯
一阵子，却是我最惬意的时光。

高高的屋顶上有几块透明的玻璃瓦，屋子长长的巷
道中间有一处较为宽阔，那就是家里做饭的地方。因为
潮湿，很多时候早晨起来，看到有滑溜虫在斑驳的墙上
爬过的痕迹，那样崭新而又耀眼。我先把虫子用火钳夹
了出去，然后把煤炉子里的火烧燃。要是被母亲看到滑
溜虫，她会大声呵斥我，她总喜欢喊我死人，她说只有死
了的人才不会做事。煤炉子点燃后，我把一壶水放到炉
子上，等母亲起床，刚好水也烧开了，母亲就把煤炉子的
盖子盖上。母亲有时拿开水冲一小碗米粉或者苕粉，吃
了就上班去。

母亲也喜欢屋子后面的那块小小的园子。她在园子
里种上几棵辣椒、茄子、豆角、丝瓜。特别是丝瓜，一直攀
缘到屋子的红瓦上，然后长长的丝瓜就吊在几根竹架子

上，不过母亲不经常去后面的园子，我看到园子里的韭
菜到秋天长出细长的杆子，后来竟然开起了小白花。

母亲不太喜欢吃辣椒，夏天里我就摘了一点长豆
角，顺手摘一两个辣椒，等我转身时，就有小鸟过来，先
飞到远处的屋顶上，朝我这边左右看看，见我不动，就跳
了几步，靠近园子，鸣声清脆，又招呼两只小鸟过来，母
亲见我没进屋子，就大声喊起来。要是我不答应，她就加
大了喊声，直接喊我死人。我进了屋子，连忙把菜弄好，
母亲就用乌黑的手指拿了筷子，把菜夹了一点放进嘴里
吃起来。

我最怕她皱眉头，她一皱眉头就要骂人。我连忙把
饭盛了放在她面前，然后把一碗西红柿汤也放在她面
前。她用木勺子轻轻舀了一点，放在嘴边试了一下，
不烫，就喝了一口。她心情不好时，就冲我大声吼
着，死人，做的什么汤，咸死我了。那汤我先喝了好
多口，一点也不咸，我就知道母亲是在单位上受了
气，无处发泄出来。我一句话都不说，等吃完饭，我
把家里收拾好，就去后面小河边的石头上坐下来，看
河边的垂柳，看对岸的人进出，看蓝天上的一片片白
云，也看四处跑着的野狗。

有一次，母亲回家很晚，脸色很是不好。我默默地给
她拿了碗筷，还把做好的红烧肉放到她面前，她坐在桌
子边，一动也不动。坐了好长时间，忽然她站了起来，转
身去拿了菜刀，冲到门边，那高高举起的菜刀，在她的手
上左右挥舞，我连忙过去，抱住她。她站在门边，半天才
把菜刀丢了，转身把我紧紧抱住，我俩都大声哭了起来。

茶叶站做的都是重活，我去过几次，满屋子都是茶
叶渣滓扬起的尘灰。一铁锨铲下去，满满一铲叶子，丢到
慢慢转动的机器里。有时为了赶时间，晚上也要加班。加
班的日子，我就拿了手电筒去接母亲，我穿过长长的石
板街道，我听到我的脚步在石板上的声音，街道两边的
木门都关了，只能听到屋子里隐约有人说话的声音，或
者吱呀一声，谁家开了一扇小木门，然后泼水的声音。

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小镇上买一套房子，可是她
一直到老都没有买上，我记得她拉着我的手说的话，孩
子，我对不住你，我只攒了一点点钱，不够你买房子啊。

而我现在买了房子，母亲却不在了。也不知道母亲
那年亲手栽种在小院的枇杷树，是不是还好好地活着。

春天的怀念
游黄河

􀳁世情􀳁风雅颂

􀳁世情􀳁山河故人

晚上和朋友喝酒，回去很晚。我住的是一座十二层
的楼房，在刷卡等待电梯时，忽听到步行楼梯间有咚咚
的脚步声。声音急促，分明是有人从楼上跑下来。可能是
低层的住户等不及电梯吧。我这样猜测。

那人跑出步行楼梯时，我特意看了一下，是一个胸
前挂着望远镜的陌生男人。这年头，对门邻居互不认识
实在平常。但我们这幢楼是拆迁还原楼，不少人以前就
认识；即使不认识的，多数也在电梯间碰到过。但我确
信，那男人我是第一次见到。

进了电梯，我才后知后觉地想到他该不是坏人
吧？大晚上的，他拿着望远镜干什么呢？小偷？小偷用
望远镜干什么？或者他负责放哨？我随即嘲笑自己谍
战剧看多了。

接下来几天，我留意着楼上是不是有谁家出了什么
事，但没有。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又因应酬回家比较晚。等电梯
时，步行楼梯里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是那个男人，这
一次我看出他大约四十多岁，胸前依然挂着望远镜。我
想问问他在干什么，可他已经跑了出去。我追出去，恰好
赶上附近的一中晚自习放学，很多学生和接孩子的家长
从楼前经过，他被淹没在人流中了。

我像上次一样留意谁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结果仍
然一样。这让我对那个男人越发好奇起来。

第三次见到他还是在晚上。我又一次很晚才回去，
又一次在等电梯时听到咚咚的脚步声。我决定守在步行
楼梯口问问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疑心是我的突然出现惊吓到了他，他竟一脚踩空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摔在我面前。他痛苦地呻吟着，我听
了浑身哆嗦了一下。我试着扶他起来，他的额头因为疼
痛冒出了汗水，站不起来。

我说我送你上医院吧。他说了声谢谢，随即又说，等
五分钟再去。难道他不疼？可他脸上的汗水越冒越多。

我没有等，用手机叫了一辆“滴滴”。十分钟后车才
到，我和司机扶他上车，送他去附近的医院。

路上，他给妻子打了个电话，简单说了一下他的情
况，叮嘱妻子等女儿睡着了再去医院看他。

我忍不住问他，你拿个望远镜跑我们楼上干什么？
他问我，你有孩子吧，孩子上学你们接送吗？
这还用说？我只有一个女儿，每天上学都要接送，风

雨无阻。我如实回答了他。
他说，我以前也是，可自从女儿上了高中，她就再也

不要接送了。晚自习也不让接。可她是女孩，我们哪儿放
心呢。只好偷偷接她。又不敢让她发现，那样她会生气
的。你住的楼位置非常好，站在楼上正好可以看到她放
学。为了看得清楚，我只好拿着望远镜。当她快走到你家
楼时，我就匆忙下楼，再跑到前面的拐角处看着她。我要
在她进家前先回到家，装作没有去接她的样子。两年多
了，天天如此。今天，都怪我不小心。

他还没说完，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父 亲
徐全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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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立春梢 李海波 摄


